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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假的代价

大房子小房子

亚马逊蝌蚪

任何人都渴望遇到知音
，

但是这却
不是一厢情愿的事

。

古人说
“

人生得一知
己足矣

”，

说的就是知音的难遇与可贵
。

“

高山流水
”

的故事
，

更给知音的珍贵难
求

，

增添了历史的苍凉和神秘
。

徐悲鸿一生画马无数
，

他笔下的马
几乎都不戴缰辔

。

有人问他原因
，

他回
答

：“

马也和人一样
，

愿为知己者用
，

不愿
为昏庸者制

。 ”

徐悲鸿遇到一位马车夫
，

这个人是
一位和善而爱马的老人

，

只要一举起鞭
子

，

马便扬起好看的蹄子
，

欢快地向前奔
驰

。

徐悲鸿喜欢如此待马的人
，

从手提包
里取出一幅折叠起来的奔马图送给马车
夫

，

那人一脸迷惑
。

廖静文从旁解释说
：

“

这画是送给你的
。 ”

马车夫眼角潮湿了
，

他知道眼前的人是画马大师
，

他的一幅
画可以顶他多少年的辛苦收入

。

他双手
接过画作

，

自言自语地说
：“

我碰到好人
了

。 ”

1929

年
，

徐悲鸿受聘担任北平艺术
学院院长

。

他力荐木匠出身的画家齐白
石

。

这时的齐白石已
66

岁
，

很多人瞧不
起这个草根画家

，

认为他那些功夫不过
是雕虫小技

，

上不了大雅之堂
。

而徐悲鸿
却大声疾呼

：

齐白石的画
“

致广大
，

尽精
微

”，“

妙造天然
”。

他对全院的师生说
：

“

齐白石可以和历史上任何丹青妙手媲
美

，

他不仅可以做你们的老师
，

也可以做
我的老师

。 ”

正是因为徐悲鸿的慧眼识才
，

始终
在民间漂泊的齐白石

，

才走上了中国画
坛

。

这段故事
，

也成为知音的经典版本
。

教育家陶行知与史学家翦伯赞也是
难得的知音

。

翦喜欢吸烟
，

而陶不吸
，

所
以每有香烟馈赠

，

陶便转赠与翦
。

有一
次

，

一位美国朋友赠送给陶行知一支好
烟

。

陶用纸包好
，

托人送给翦伯赞
，

并附
诗一首

：“

抽一支骆驼烟
，

变一个活神仙
。

写一部新历史
，

流传到万万年
。 ”

欣赏着
朋友的激励诗

，

享受着香烟
，

我们可以想
像翦先生的那种人生快乐

。

陶行知的另一个好朋友胡适就没有
这样的福气

，

他写了一篇叫做
《

我们走那
条路

》

的文章
，

说中国有
“

五个鬼
”：

贫穷
、

疾病
、

愚昧
、

贪污
、

混乱
，

却只字未提横行
霸道的帝国主义这一

“

大鬼
”。

陶先生毫
不客气地写诗指出

：“

明于考古
，

昧于知
今

。

捉住五个小鬼
，

放走了一个大妖精
。”

尽管这种方式会让人感觉不快
，

但
是

，

毫无疑问也是知音
，

这里就如医生之
于病人

。

同样的例子还有李敖对金庸
。

有一
年

，

金庸得闲到李敖家一叙
。

李敖对金庸
说

：“

胡适之说武侠小说
‘

下流
’，

我有同
感

。

我是不看武侠的
，

以我所受的理智训
练

、

认知训练
、

文学训练
、

史学训练
，

我是
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的

，

虽然我知
道你在这方面有着空前的大成绩

，

并且
发了大财

。 ”

当时
，

金庸表现出极好的君
子风度

，

他先以他那常有的微笑
，

回应了
李敖的严词批评

。

之后
，

便很谦虚地向李
敖解释他的观点

，

说自他儿子去世后
，

他
便开始精研佛学

，

甚至已是很虔诚的佛
教徒了

。

但是李敖却不认同
，

他对金庸说
：

“

佛经上所讲
，

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
。

所谓
‘

舍离一切
，

而无染着
；

随求给施
，

无
所吝惜

’。

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
，

你
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

，

你怎么解释你的
财产呢

？ ”

金庸虽然感到很窘
，

但仍没失
他的人前君子风度

，

在很多场合都说李
敖是自己的知音

。

无论是充满赞赏的惺惺相惜
，

还是
善意或者尖刻的提醒和批评

，

都是人生
的巨大财富

，

因为都会促使你思考和领
悟

，

因此都属于人生可贵的知音
。

可恶
的

，

是那种不怀好意的曲意逢迎
，

居心叵
测的恭维赞美

。

因为一旦时机来临
，

他们
就会原形毕露

，

成为你的人生陷阱
。

大约是夏末初秋的季节
，

亚马逊蝌
蚪被大蛙产了下来

，

这时的所谓亚马逊
蝌蚪

，

只是一团儿上万只粘在一起的卵
子

，

除了一团白色的泡沫
，

什么也看不出
来

。

卵子是被大蛙产在河塘上的阔大荷
叶上

。

荷叶离水面二尺高矮
，

腾于半空
，

这样
，

产在荷叶上的卵子就相对安全了
一些

。

不过
，

也只是相对安全
。

这之后
，

卵子就要靠自己的生命力
来慢慢孵化了

，

准确地说
，

是要看它们的
造化如何

。

而此时的亚马逊河岸
，

艳阳高
照

，

万物充溢
，

满天的红蜻蜒
，

正处于交
配的旺盛期

。

它们在水面上飞来飞去
，

却
是以大蛙的卵子为餐的

。

这就是亚马逊
蝌蚪命运中遇到的第一次危险

。

这时的它们
，

尚无任何能力抵挡天
敌的侵食

，

确切地说
，

红蜻蜒的存在
，

是
仰仗于亚马逊蝌蚪的存在而存在的

。

当剩下的亚马逊蝌蚪有了一点形状
之后

，

一种叫做蓝水鸟的亚马逊水鸟
，

不
偏不倚

，

正好长大
。

亚马逊蝌蚪是它们来
到这个世上的第一种食物

。

经过蓝水鸟
的再次洗礼

，

所剩下的亚马逊蝌蚪就更
少了

，

它们要想真正地长成一只大蛙
，

往
后的道路只能被称做是一种幸运了

。

能逃过这一劫的亚马逊蝌蚪
，

马上
要赶上的

，

是一场惊涛骇浪般的暴风骤
雨

。

亚马逊河的最后一次潮汛这时已经
形成

，

整个亚马逊河上终日白浪滔天
，

河
水猛涨

，

不期而至的暴风骤雨会带着嘶
鸣突然间从天而降

，

将大多数已经成形
的小蝌蚪打烂撕碎

，

连同荷叶一起抛洒
到湍急的河水中

，

一泻千里
。

当这些残留于世的蝌蚪
，

艰难地成
长为可以活动的

、

带腿的动物时
，

它们首
先要做到的

，

就是从还没有被摧毁的残
叶上尽快地滚落到河里

，

然后慢慢地变
成一只幼蛙

。

这看似已经结束了的危险
阶段

，

却又被一种新的
、

更危险的情景所
取代

。

一种叫做红扁嘴的大头鱼
，

这时会
准时地达到一片片荷叶的下面

，

日夜守
候在那里

。

红扁嘴鱼的这种行为
，

完全
是由于基因所致

，

它们能准时准点地从
几十里

，

甚至百里外的上游汇集到这里
，

等待着刚刚在千辛万苦中长大了一点点
的小蝌蚪

。

已经成形的亚马逊蝌蚪
，

为了生存
，

这时正开始拼命地向荷叶的下面滚去
。

谁想
，

滚下一个
，

红扁嘴鱼就张开大嘴
，

接住一个
。

能够逃过这一劫
，

又幸免于
难的亚马逊蝌蚪

，

就更是一种神奇了
。

用
“

虎口脱险
，

死里逃生
”

等任何句子
，

来形
容它们的命运都不足为过

。

到了这时
，

一团上万只的亚马逊蝌
蚪

，

能剩下三到五只
，

就已经相当的不错
了

，

往往倒是整团的卵子全军覆没
。

如果
它们真的能够滚落到河里

，

又逃过红扁
嘴鱼

，

成长为一只大蛙
，

那实在是上苍赐
予它们的一种神奇

。

经过重重的劫难
，

随着亚马逊蝌蚪
身体的长大成形

，

它们身边的天敌却是
数倍的增加

。

天上飞的
，

水里游的
，

路上
跑的

，

喜欢以亚马逊大蛙为食的动物
，

这
时会迅猛增长到二十多种

，

天罗地网
，

密
密如丝地罩着这弱小的生命

。

因此
，

亚马
逊蝌蚪的成活不死

，

始终都是一个奇迹
，

一个神话
。

英国人拍摄的
“

亚马逊蝌蚪一生
”

的
影片

，

在西方深受欢迎
。

因为通过这部片
子

，

让许多人豁然开朗
，

并且懂得
，

原来活
着

，

已经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了
。

人事无常
，

作为人类
，

本身没有那么
多自然界的风雨艰辛

，

这已是我们的大
造化

，

但我们却因种种名利与欲望的争
斗而陷入艰辛苦恼

，

反而过得不愉快
。

正是
“

亚马逊蝌蚪
”

让我们对
“

平安
是福

”

有了更深理解
。

英国传教士撒拉曾
向人们发出心声

，“

如果你不够珍爱自
己

，

如果你还是觉得不满足
，

那么请你去
看看亚马逊蝌蚪的一生

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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踏实的陌生人

长这么大从没有一个人去过太远的
地方

，

即使上大学
，

也只是到离家不远的
省会城市

。

此次来北京实习
，

是我人生第
一次出远门

，

父母的担心不言而喻
，

他们
一度想着要送我来

，

后来在亲戚们七嘴
八舌地劝说下才作罢

。

父母的情绪也或多或少影响了我
，

使得本来对这次出行没有太多想法的我
也发起愁来

，

旅途的安全问题
，

到了北京
没人接的问题

……

总算到了我出发的日子
，

那天清早
大概六点刚过

，

父亲
、

母亲还有弟弟就送
我到了车站

，

这次
“

全家总动员
”

式的送
行

，

有点伤感
，

配合着那天阴冷的天气
，

真有种奔赴战场
、

壮怀激烈的感觉
。

上车的时候人很挤
，

只听见妈妈在
旁边无数遍地重复着

“

路上一定要小
心

”，“

随时给我们发短信
”，“

不要和陌生
人说话

”……

挤在人堆里
，

我就那么稀里
糊涂地上车了

，

带着对旅途的不确定离
开了家

。

火车轰隆隆行驶了二十多个小时
后

，

我终于听见广播里说
“

北京到了
，

请
大家做好下车的准备

”。

提着对我来说有
些重的行李

，

我蹒跚在出站的人流中
，

走
走停停

，

最后终于顺着站台的指示牌
，

从
5

号站台出站了
。

北京的天气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明朗
和暖和

，

风甚至有点刺骨
，

站在寒风中我
徘徊着

，

不知该往哪里走
。

后来手机响
了

，“

你到北京了吗
？

我听说你大概今天
中午到

，

反正也没什么事
，

就顺便来接接
你

，

我现在就在车站呢
”，

是同学小红发
来的短信

，

她也是来北京实习
，

比我早到
几天

。

看完短信的那一刻
，

我内心的感情
是复杂的

，

有感激
，

有欣喜
……

像溺水的
人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

，

也像莫名其妙
地中了大奖

……

我有点想哭
。

当小红终
于在偌大的火车站找到我时

，

看着她风
尘仆仆的样子

，

我知道她一定是专门来
接我的

，

不是什么顺路过来
。

我们坐公交
车

，

她帮我提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包
，

一直
送我到我将要住的地方

。

一路的颠簸
，

我真的已经很累了
，

但
想到到了以后要整理铺盖

，

还要弄一些
杂七杂八的事情

，

我都有点发愁
。

下公交
，

提着行李到住的宿舍
，

敲开
宿舍的门

……

同住的同学指着一张铺好
了被褥的床告诉我

，“

这是你的床
，

我们
来的早

，

顺便帮你都弄好了
，

坐车肯定很
累

，

你先赶紧休息休息
，

待会儿我带你去
吃饭

”。

大脑还晕晕乎乎的我
，

被同学那
连珠炮似的话弄傻了

，

但我绝对确信
，

那
时心里是暖暖的

、

充满安全感的
。

饭卡
，

水卡
，

公交卡
……

当休息好
了

，

头也不晕的时候
，

我才知道同学在我
来之前

，

就已经把我将要用到的东西都
给我

“

顺便弄好了
”。

那个时候我还能说
什么呢

？

似乎说什么都是多余的
，

虽然一
声

“

谢谢
”

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
，

但那是
来自内心深处的声音

。

在初到北京的那些日子里
，

我就这
么被身边同学感动着

，

一开始离家时的
茫然和不确定

，

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
。

虽
然离家有几千公里

，

但我时时刻刻都能
感觉到家的温暖

。

北京很大
，

一个人在这样的大城市
里

，

渺小得甚至比不上一只蚂蚁
。

和这座大城市常常宣扬的大爱比
，

来自同学的关怀很小
，

小到可以忽略不
计

。

但这些小小的关怀
，

对一个离开了
家

、

离开了父母而无依无靠的人来说
，

却
是弥足珍贵的

，

是什么也比不了的
。

大大的城市
，

小小的关爱
，

温暖了一
个人的同时

，

也生动了这座城市
。

近两年全世界都在闹金融危机
，

这
也成了老百姓最关心的大事

。

因为金融
危机

，

我们比过去更加担心自己的工作
、

薪水和市场上的物价
。

还有最重要的
，

那
就是房价

。

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终于让高
高在上的房价像牛顿的自由落体运动之
说一样垂直地跌了下来

，

老爸现在每天
读报纸

，

第一个要看的
，

就是各个房产广
告上房子的价格

，

其实比他更关心这房
价的

，

是他的儿子和儿媳
，

我和妻子
。

结婚快三年了
，

我和妻子都还住在
老爸老妈的房子里

，

因为我们实在不想
像别人那样去忍受做房奴的那份罪

，

而
宁愿和老爸老妈挤住在一个屋里

。

老爸
则早就对我表态说

，

你们和我住一辈子
，

我也不会赶你走
，

谁让你是我的儿子呢
？

房价跌下来了
，

我们买房的大事也
终于摆上了议事日程

。

房子眼前是肯定
要买的

，

这样的低价位是过了这个村可
就没那个店了

，

可是买什么样的房
，

买大
房子还是小房子

，

一家人却有了不同的
意见

。

老爸说
，

买别墅吧
，

现在这普通别墅
的价格

，

和金融危机前一套大房子的价
格差不多

。

咱们把现在住的这房子卖了
，

加上全家人所有的积蓄
，

再贷一些款
，

就
可以住上别墅了

。

这也是你老妈的意思
，

她可是做梦也想住别墅
，

一劳永逸嘛
!

妻子闻言嘿嘿一笑
，

私下里悄声对
我道

：

老人家可真是高瞻远瞩
，

看的远
呢

，

那目的还不是想跟我们住在一起啊
？

我可不愿意
，

要买房子就买小房子
，

又不
要欠债借钱贷款

，

以后咱们各住各的
，

谁
也不扰谁

。

妻子这么一说
，

我就白了她几眼
，

可
又怪不得她

。

这世上又有几个做儿媳的
愿意让公婆和自己住在一起呢

？

婆媳关
系本来就说不清道不明的

，

谁又愿意没
事弄几个虱子在头上挠挠的

？

买什么样的房子全家的意见不统
一

，

这事儿最后也只能由我来决定了
。

我
对老爸老妈说

，

别墅可不是像我们这样
的普通人家住得起的

，

咱们还是现实一
点

，

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
，

给你们二老留
一个房间

，

你们愿意来住就来住
，

若是觉
得住得不习惯还可以回老屋去生活

。

对
妻子我则是这么解释道

：

咱们买个小房
子是不需要借债什么的

，

可也不能目光
太短浅

，

这房子买了要装修
，

可烦人呢
，

日后有了孩子不够住了
，

再换房子别说
和钞票作对

，

还要重新装修一次
，

你想烦
不烦

？

再说了
，

买个小房子
，

我的父母没
法和我们住

，

你的父母来了也一样没地
方可住啊

？

接下来还有一句我没敢往下
说

：

女人啊
，

就是头发长见识短
。

我对老爸和妻子两边做的这一番思
想政治工作

，

说得他们都连连点头
，

也都
同意了我买一套大房子的主张

。

结果
，

我
看中了离父亲老屋不远的新建住宅小区
的一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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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方的大房子
，

三室一厅
，

一间我和妻子住
，

一间留给我们未来的
孩子

，

一间给老爸老妈准备着
，

二老什么
时候想来就可以住下

。

如此老爸一高兴
，

把他的积蓄全搬出来交给了我
，

说是和
我一起买房

。

这一来妻子也高兴
，

因为这
样一来买这套大房子只欠了不多的一点
债

。

于是乎
，

关于咱家买大房子还是小房
子这事

，

妻子说我是将中庸之道在家里用
到了极致

。

老爸则拍着我的肩膀道
：

好小
子

，

有眼光也有办法
，

是块当领导的料
。

我苦笑一下
，

在心里对自己说
：

如果
天下的男人都能做到像我这样的一个家
庭矛盾和事佬

，

这法院也该关门了
。

当然
还有最后一句话

，

得感谢金融危机
。

喜欢夜阑人静时独处
，

一杯茶
，

一本书
，

斯是陋室
，

于我足矣
。

不知始从何时
，

我爱上
了夜

。

但我知道
，

我对夜的爱
，

托赖于书
。

总是
这样

，

人与事物相伴后会生出独特的意蕴
，

能
够营造出不一样的氛围

，

品出不一样的感觉
，

一旦成为习惯确定下来
，

就形成了比较坚韧
固定的状态

。

正是因为自我感觉良好
，

夜
、

我
、

书
、

茶
，

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一种组合
。

常常在白天
，

摊开一本精心挑选的好

书
，

却怎么也不能进入状态
，

心思只是在一
些事务中忙碌

。

悬浮的心
，

很难真正深入到
思想里去

。

静夜
，

那些白日喧嚣的尘粒纷纷
沉淀

，

遁匿无形
。

它的静谧
，

它的深邃
，

它的
空灵

，

它的曼妙
，

时常让我曲径通幽走入心
灵的一隅

，

在独处中幽思
，

静悟
，

深省
。

当然
这需要一本本的好书作为踏脚石

，

让我思想
的足迹凌空飞渡

，

延伸向远方
。

读一本好书
，

还需要夜一般宁静的心
态

，

无尘世之纷扰
，

无案牍之劳形
，

一颗心完
全归属于自己

。

文字只有在空灵的心中才能
精灵一样起舞

。

摈弃白日所有的成规和戒
律

，

在自由自在中放任思绪飞翔
，

让一颗驿
动的心追寻邈远的足音

。

就这样
，

一颗不泯
的心

，

在青灯黄卷中虔诚地守候
，

期许
，

作逍

遥游
。

物质生活可以满足我们的身体需求
，

但
不能让我们的精神生活得到一种纯粹的享
受

。

忙忙碌碌中
，

缺少内心的省视
，

容易被身
外的东西干扰蒙蔽

。

当我们的心抵达了文字
的背后

，

我们会豁然发现
，

在世界万物的另一
面

，

还有另一个世界存在
。

文字让我们暂时从
喧闹的世界中抽身出来

，

拥有脱离地球引力
的能力自由翱翔

。

一个个的文字
，

是一个个长
翅膀的天使

，

托起我们的心
，

使之轻盈
。

只有
细腻敏锐的心才能感受得到文字的丰富

，

才
能从细腻处捕捉到我们生活里不易察觉到的
东西

。

肉体能够抵达的范围有限
，

在书的引领
下

，

思想能揭开事物表面的那层面纱
。

我爱夜
，

爱在每一个纤尘不染的静夜
，

感触惬意缠绵的思绪萦绕
。

在年轮悠然
、

万物
代谢的静夜里

，

呷茗邀月
，

捧卷临风
，

它会让
我禁不住感喟生命个体存在的弥足珍贵

，

宠
辱皆忘于静寂的云淡风轻

。

看一篇好文章
，

其
实是处在一种享受过程中

，

用自己的思想与
作者与静夜一起创造一种诗一般的意境

。

在这明月高悬的静夜
，

何不让我们执守
一盏心灯

，

把持心灵的宁静
，

洒脱笑对一切
，

沉淀浮躁倨傲
，

过滤浅薄虚饰
，

升华人格品
性

，

在心中踩踏出一条通向精神殿堂的路径
。

让血脉里永远流动着不屈不卑的鲜红
，

让灵
魂中永远飘逸着目睿神聪的风情

，

一颗释然
的心

，

在静夜中再次审视久违的玄妙
，

体悟异
彩纷呈的人生

！

我爱夜
，

爱在静夜打开心窗
，

在书的导引下
，

让心灵在无垠的时空遨游
。

王琪
（

江苏
）

静夜读书

麻辣单位
鲁先圣

（

山东
）

知音的幸福
去年年初

，

我和一个同学经过层层选拔
，

终于如愿以偿地取得了去德国留学的机会
。

我们都很珍惜这个机会
，

即使到了周末
，

也泡
在图书馆看书

。

德国的朋友们都不理解
，

说我
们傻

。

其实
，

哪是傻
，

只是受够了苦
，

才想好好
珍惜这难得的机会

。

寒假的时候
，

我们都没有回家
，

而是选择
留在学校打工

，

赚来年的学费
。

这事被学校领
导知道了

，

他特意找到我们说
，

如果你们在经
济上确实有困难

，

可以去申请奖学金
。

我们带着校长提供的电话
，

顺利弄到了
申请表格

。

因为
，

这个奖学金金额很大
，

按照
程序

，

我们还需要进行一次面试
。

在面试之
前

，

我们突然接到电话
，

是个女生
，

她说我们
的年龄没有问题

，

就是有没有在国内参与策
划过一些大型活动

。

如果有的话
，

必须提供相
关资料

。

我和朋友面面相觑
。

等了一会
，

我小心翼
翼地问

：“

如果没有这些东西
，

拿奖学金的几率
会有多大

？ ”

她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
：“

因为这
是一家大公司提供的奖学金

，

如果没有策划大
型活动的经验

，

获奖学金的机会几乎为零
。 ”

怎么办
？

难不成看着到手的机会白白溜
掉

。

我和国内的几个同学说起了这事
，

他们几乎
是以同样的口吻回答我

：

那还不简单
，

找个国内
的朋友

，

花十块钱买个章
，

盖一下
，

一切就
OK

了
。

想想
，

的确是如此
。

我们犹豫了
，

到底是
做还是不做

。

最后
，

迫于生活压力
，

我们决定
作假

。

很快
，

面试的时间到了
。

我们把作假的证
明材料放在口袋里

，

准备随机应变
。

第二天面
试时我们才发现

，

面试的竟然是上次通知我
们的女生

。

她笑着问我们
：“

你们的证明材料
带来了没有

？ ”

我看了看朋友一眼
，

咬牙说
：

“

没有
。

我真的抱歉
，

我大学里参加过很多实
践活动

，

但从没策划过
。 ”

她笑得更开心了
，

她站起来
，

跟我们握手
说

：“

恭喜你们
，

通过了面试
，

获得了价值五万
美元的奖学金

。 ”

我们愣住了
。

见我们惊讶
，

她笑着说
，

这
是一个专门面向中国留学生设置的奖学金

，

但之前很少有人拿过
，

是因为大家都去作假
。

所以
，

能拿到奖学金的唯一方法
，

就是诚实
。

看来
，

德国人的面试还是相当有智慧的
。

不过
，

如果我当时把假的证明材料拿出来
，

其
结果不仅仅是拿不到奖学金

，

按照学校规定
，

我还将失去留学的资格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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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我与朋友闲谈着走过那条幽深的巷子
时

，

才恍然发现
，

巷子的出口已被一辆破旧的
人力车挡住

。

车的那头
，

是一堵灰蒙蒙的城
墙

，

这头
，

是几位皮肤黝黑的中年汉子
。

这条巷子
，

是通往学校的惟一小道
。

虽
然

，

回头融入人流
，

绕过优雅的街心花园便可
至校门口

，

但很多人还是宁可屈身步入这条
小巷

，

避开城市的喧哗
。

显然
，

这些气喘吁吁的汉子并没有注意
到巷子深处的我们

。

他们依旧呼哧呼哧地搬
着笨重的货物

，

一件件卸下
，

又一件件搬入潦
倒的城墙之内

。

货物遮蔽了前方的小路
。

高矮不一地立
在车板上

。

小巷太窄
，

似乎想要这车子转个弯
都挺困难

。

再者
，

倘若偏离一点方向
，

他们所
要走过的路程便会增加许多

。

譬如
，

他们不得
不将车子调头

。

这样一来
，

他们就得从车的那
头搬运货物

，

而后绕过车身
，

才能顺利步入屋
内

。

这彷佛就是最佳位置
。

常年的劳作让他
们积累了生活中的智慧

，

他们总能在任何环
境中找到最适合自己工作的位置

。

我并没有上前去催促或是打扰他们
。

在
旁的朋友

，

也没有哪一个上前建议他们调换
车头

，

好让行人从此通过
。

所有人都安静地
站在巷子深处

，

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在烈日
下汗流滚滚的朴实汉子

，

心平气和地等待着
他们工作完毕

，

调车通路
。

这令我想起多年前的一位老友
。

当你与
他走在人潮熙攘的大街上

，

侧面忽然走来一位
手提重物的行人

，

他定会拉住你的手臂
，

痴痴
地站在路的这头

，

直至那人从我们身前过去
。

我知道他的用意
。

我也曾说
，

我们完全可
以走快一点过去

，

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啊
！

可他
却微笑着回答我

，

这样一来
，

那人就会和正在
加速的汽车一样

，

忽然减速
，

或是踩一下刹
车

，

那么
，

他势必要在辛苦的状态中多停留几
秒

。

我们既没要事
，

亦无重物
，

何必超越他来
赶时间呢

？

那个凉风习习的午后
，

许多人站在巷子
深处

，

没有抱怨
，

没有愤怒
。

他们和我一般
，

对于身旁这些未曾谋过
面的陌生人

，

从来没有如此贴近过
，

并心感亲
切

，

无比信任
。

人类的温暖和文明象征
，

不是创造了火
，

而是在很多人胸膛中
，

都藏有一种名叫善良
的东西

，

将陌生与陌生的距离拉近
，

将人与人
的直觉改为踏实

。

大城小爱
沈静

（

甘肃
）

单位有时候就像一棵藏着蜂蜜的大
树

，

为了这些蜂蜜有的人成为英雄
，

有的
人成为

“

狗熊
”。

为了得到上方护荫
，

尽管
空间有限

，

时不常有点小斗争
、

小烦恼
、

小幸福
、

小成就
，

人们彼此拥挤着
，

谁也
不愿意放弃哪怕一片树叶带来的阴凉

。

从生存的角度讲
，

单位更像一条木
舟

，

为了更远处的风光和粮食
，

我们依附
于它泅渡到彼岸

，

一路颠颠簸簸
，

尽管有
时候少不了抱怨

，

但谁也不愿意舍弃这
条不起眼的木舟

，

为事业
、

为三斗米
，

为
生存的幸福

。

在单位
，

我们总觉得身上套了一根
无形的绳索

，

有点身不由己
、

言不由衷
，

总想争脱这根绳索
，

可是
，

越是挣扎
，

越
感觉到没有安全感

、

依附感
。

单位如同宫殿
，

重重机关背后
，

有的
人成为人物

，

有的人成为宠物
，

有的人成
为玩物

，

有的人成为废物
。

这样的例子并
不鲜见

，

人物当道
，

宠物投其所好
，

作犬马
状

，

深得主子欢心开颜
。

有的人成为玩物
后

，

几番玩弄
，

大志已丧
，

锐气没了
，

棱角
钝了

，

朝气散了
，

暮气沉沉
，

一生的大半光
阴付之东流

，

于是废物就这样炼成了
。

单位像极了一个永不过期的大众母
亲

、

大众情人
。

你退休了
，

离开了她
，

总会
有一拨又一拨的人如雨后冒出大地的韭
菜一样

，

前赴后继地贴上来
，

在她胸口抒
情

，

满足她的胃口
，

听命她的号令
。

在单位
，

依附性满足了人的安全感
；

叛逆性有可能毁掉人的成就感
。

在这有
限的舞台上

，

循规蹈矩的人安全感
、

幸福
感远远要比那些企图发出自己独特声
音

、

异样光芒的人强得多
。

有的人一辈子
庸庸碌碌悄无声息

，

享受着单位这口大
铁锅给予的世俗幸福

；

有的人一辈子磕
磕绊绊桀骜不逊

，

大铁锅里沸腾的气息
将他烫伤

，

让他一直处于生病的状态
。

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上
，“

单位建
制

”

是一项意义极其深远的
“

发明
”，

几个
人

，

几十个人
，

成百上千号集结到一起
，

吹响工作的集结号
，

有发号施令者
，

就有
循规蹈矩遵从使令者

。

我们的骨子里就
渗入了那么一点奴性

，

会哭的孩子有奶
吃嘛

。

于是
，

有的人努力装出
“

哭状
”，

单
位给予一把糖果

，

绝对不乏一身奴性的
人振聋发聩发出高呼

：

单位万岁
!

即便单位这件华美的旗袍上生出了

几个虱子
，

有的人以极其忠诚的姿态向主
子报告

“

大人
，

旗袍上飞来了几只蝴蝶
”，

保持这种眼光和态度的人
，

最吃香
。

而像
《

皇帝的新装
》

里的那个诚实天真的小孩
一样

，

大呼
“

旗袍上生了虱子啦
”

的人
，

肯
定比谁都倒霉

。

睁一只眼比闭一只眼的
人活得疲惫

；

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人
比当一天和尚不撞钟的人活得受罪

。

陶渊明老先生
“

不为五斗米折腰
”

的
高贵气节

，

在单位绝对没有市场和舞台
，

我们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
，

但肯定会为
一斗米折腰

，

没有一斗米
，

你还活不活
啦
?

当你为一斗米折腰的时候
，

有的人以
递进的战略在为两斗米

、

三斗米
、

四斗米
垂涎三尺

、

四尺
、

五尺
。

在生命的货架上
，

金饭碗
、

银饭碗
、

铁碗
、

泥碗琳琅满目
，

但是金碗银碗
，

不
如高手的手腕

。

在人生的舞台上
，

铁交
椅

、

铁工资
，

铁肩道义
，

关键时刻不如你
有铁关系

。

我想说的是
，

在时间面前
，

所有的饭
碗必将化为泥尘

，

所有的风光都将成为
烟云

。

在没有入门单位之前
，

一个人的选
择决定了他的价值

，

一个人的志气决定
了他的未来

。

一个人的精气神
，

就是这个单位的
魂

。

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巨大的气场
，

你
看

，

有的人有了好单位
，

就有了好福气
。

想了解一个单位的朝气
、

锐气
、

士气
、

暮
气

、

人气
，

去看看该单位的大门
，

看看从
这里进进出出的人的脸就足够了

。

本版漫画李法明


